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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段时间，网上掀起“春天傣族舞挑战”
热潮，作为配乐的傣族舞曲也走红社交网络，
原创就是云南省临沧市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
民族歌舞团。
　　这是一支年轻的民族文化工作队。全队
成员平均年龄不到 20 岁，有的加入时间还
不到半年；团队将古老的非遗等文化元素挖
掘整理、创新编排，展现“年轻态”，实现创新
传承与发展。
　　这也是一支活跃的民族文化工作队。连
续推出 4 部泼水舞曲，在业内“出圈”；每年
多次走访民间艺人和传承人，跟时间赛跑，掌
握传统文化第一手资料；几乎隔两年就拿一
个大奖，成为耿马响当当的一张名片。

　　不到 5000 块制作的低成本 MV，

让歌舞团成功“出圈”

　　听着有些“上头”的抖音神曲，竟然来自
一段传统傣族古乐。
　　但至于它叫什么名字，众说纷纭，直到有
人把叫岩峰的网友@出来。“这是我们的原创
傣族舞蹈‘南西米’。”岩峰也叫王峰，担任耿马
县文化馆馆长兼县民族歌舞团负责人。在回答
网友问题的同时，他还不忘宣传一下团队准备
推出的第四部耿马泼水舞曲《up 耿马》，“MV
发行在即，大家多多捧场多多点赞”。
　　趁着傣族舞的热度，王峰随即在个人账号
上上传一段关于 MV 的拍摄花絮，隔几天更
新一个，不仅成功“圈粉”，还吊足了网友胃口。

“看不过瘾！”“什么时候出完整版？”……连日
来，对于今年的泼水舞曲，网友们都很期待。
　　 3 月 31 日，在粉丝的一再催促下，《up 耿
马》提前一周发布。光是开头的音乐就很有节
奏，整体沿用以往明亮欢快的律动和风格；演
员阵容强大，除了歌舞团全体成员，还有不少
当地老百姓出镜；内容上继续保持民族特色，
马鹿舞和象脚鼓语等非遗元素轮番上阵，场景
切换自如，丰富的镜头语言里，尽显耿马的大
美自然风光和当地群众的幸福美好生活。
　　“up 就是向上的意思，推出这部作品是
想鼓励大家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王峰说。
  “看完想回去过泼水节了”“态度+用心+
细节=好作品”……在视频号上推出没多久，
好评一条接着一条。这让前前后后准备半年
多时间的出品方——— 耿马民族歌舞团，再次
迎来“高光时刻”。
  王峰介绍，泼水节是傣族地区最隆重的
节庆，之所以要打造泼水舞曲，一来营造良好
节日氛围，二来宣传家乡、宣传这里独特的人
文风情和优秀的传统文化。

　　 2018 年，首部耿马泼水舞曲正式推出。
朗朗上口、热闹欢快的基调中，这部舞曲巧妙
展示了服饰美、家乡美和当地厚重的民族文
化积淀等，让人看了就想来云南过泼水节。不
仅如此，片子不仅凸显傣族女性的柔美形象，
还展示男性的刚健和风趣，呈现傣乡文化的
多面性。
　　没有华丽的灯光舞美，场景遍及田间地
头，群众客串出演……这部经费不到 5000
块钱的低成本作品，一经发布，便收到意想不
到的效果。王峰说，当时 3 分多钟的 MV 在
县级微信平台上首发，不到一天时间播放量
就突破 10 万。除了本地人，其他地区的老百
姓也积极转发。从这之后，耿马泼水舞曲成为
大家在泼水节前后的一个共同期待。
　　“算是成功出圈了吧。”王峰说，2019 年
推出第二部，依然有不错的反响。到了 2020
年、2021 年，受疫情影响，泼水舞曲暂时中
断。2022 年，他们推出了第三部“栽音音”，
意为“让心平静下来”，号召大家来一场“云泼
水”，静待来年春暖花开。
　　三年之后，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优化调
整，盛大的泼水节又将再次启幕。耿马民族歌
舞团顺势推出他们的新作，准备在泼水节到
来之前掀起一股浪潮。“泼水舞曲系列，已经
成了我们的一个情怀。”王峰说。

　　小学音乐老师转行，带领这个“半瘫

痪团”走向全国先进

　　放在 10 多年前，王峰哪还有什么心思
搞策划？
　　 2012 年，本是小学音乐老师的王峰，被
调到县城接手耿马县民族歌舞团。当时，表演
人才多数流失，全团仅剩下 3 男 4 女共 7 名
演员，基本处于半瘫痪状态，多年来也未出新
作品，歌舞团发展陷入严重困境。
　　“说心里话，我一开始是想走的。但出于
自小对民族文化的热爱，我也想认真做出点
成绩来。”一番心理斗争后，王峰选择留下来。
人手不够，他就想方设法吸纳年轻人加入；没
有新作品，他带领团队下乡采风，向传承人拜
师学艺，并开始挖掘整理。
　　儿时常见的傣族特有舞蹈——— 马鹿舞，
随着老艺人的相继去世，面临人亡技绝的窘
境。意识到这个问题后，王峰和团队多次下乡
采风，跟传承人塞丙等人成了好朋友，常常吃
住在一起，探讨如何将它从民间搬上舞台。
　　 2013 年，歌舞团创作的 6 个节目参加临沧
市首届民族民间歌舞乐展演，其中《马鹿舞》和

《心上的姑娘》一举夺得金奖，实现奖牌零的突

破。同年，《马鹿舞》又获得省级民族民间歌舞
乐展演金奖，更是打破了创团以来的历史。
　　这让一度低迷的耿马民族歌舞团士气
大振。但随后由于队伍人数增加、经费减少
等因素影响，一些演员不得不接受一些景区
的商演邀请，远赴湖北、湖南、广东等地演出，
只是为了能有些收入养家糊口。“也能理解，
毕竟每位演员背后都有一个家庭。”王峰说。
　　 2015 年，恰逢耿马县成立 60 周年，
一心想要锤炼队伍的王峰主动请缨，跟县
里承诺，一定可以拿出像样的节目。“作为
国有文艺院团，我们不做谁来做？”为此，歌
舞团迅速进入“备战”状态，通过半年多时
间的编排和训练，最终凭借 20 多个精彩
节目在县庆上大放光彩。
　　为鼓励和支持歌舞团打造文艺精品，
耿马县 2016 年起每年拿出 100 万元的专
项经费，还设置一笔 80 万元的艺术创作
基金。今年，随着扶持力度加大，专项经费
提高到 200 万元。这让耿马民族歌舞团创
作的底气更足了。
　　为提升演员综合素质，歌舞团先后从
外地请来多位指导教师。其中，负责技术技
巧训练的杨忠寿，是临沧市的一位资深文
艺工作者，受聘来到耿马后一待就是好几
年。刚开始，一些年轻人连侧空翻都不会。
正是在他的指导下，演员们苦练基本功，都
有了自己的看家本领。
　　台下十年功，只为台上一分钟。
　　 2018 年，《舞刀少年》获云南省群文
艺术最高奖“彩云奖”；2021 年，首部原创
民族舞剧《勐相耿坎·傣拳师》获云南省第
十六届新剧（节）目展演优秀导演奖和优秀
作曲两个单项奖，同年耿马民族文化工作
队还入选全国先进基层文艺院团。
　　对于一个县级文艺院团来说，这份成
绩实属不易。

  有意思又有意义，让传统文化“返

老还童”

　　无论是泼水舞曲系列，还是近年来获奖
的一些佳作，“耿马出品”总能让人眼前一
亮，既有非遗的影子，又能嗅到时代的气息。
王峰管这个过程叫作传统文化“年轻态”。
　　说着简单，做起来却很难。第一步就是
要跟时间赛跑，将这些面临失传的传统文
化发掘整理出来。“错过了，一些老艺人就
不在了，这些好东西就可能跟着他一起消
失不见。”王峰感慨。
　　紧那罗舞，属拟禽舞，是傣族民间舞蹈

的一种，流传于东南亚国家和孟定傣族地
区。为了学到原汁原味的紧那罗舞，王峰带
领团队跋山涉水四处拜访老艺人，终于寻
到一位叫布莱尚陆侬的老人。
　　“你们怎么不早点过来学，非要等到我
跳不动的时候才来？”老人的一句发问，让
王峰一行人心生惭愧，无言以对。等到第三
次再去请教，老人已经中风在床，再也不能
跳起他心爱的紧那罗舞了。
　　有时候，团队还需要打破一些阻碍文化
传承的世俗观念。在采风学习女创拳的时候，
一些老人直言“传男不传女”，去了几次闭门
不见。王峰只好软磨硬泡，在村子里吃住半
个多月，最终凭着一腔赤诚打动了老艺人。
　　“没有深入实践的采风和持续练习，哪
怕是后期再流畅的编排，舞蹈最终也是没
有灵魂的。”王峰说，掌握动作要领后，演员
们还要花时间吃透悟透，融入血液里。每
年，他们还要深入村寨开展惠民演出 70
多场，让“艺术回流”接受群众检验，真正做
到民族歌舞来自民间又回馈民间。
　　这些古老的传统文化元素，如何在新
时代展现出独特魅力？王峰认为，得贴近年
轻人的生活，让他们感兴趣并且接受它，这
样才会有传承和发展的土壤。身边这群年
轻演员无疑就成为他的“攻关”对象。
　　耿马民族歌舞团现有演员 32 人，平
均年龄不到 20 岁，对非遗和传统文化几
乎没什么概念，但都喜欢现代音乐和刷短
视频。这让王峰找到了突破点。通过创新编
排，来自民间的马鹿舞、蝴蝶舞、孔雀舞的
表演技巧，通过整合提升、艺术化改造，再
配上节奏感强的音乐，变成一个个短视频
小作品，有些还成为“爆款”。
　　这让团里的年轻演员一下子就来了兴
趣。看到别人马鹿舞跳得好，19 岁的岩细
就会自己偷偷加练；有了获得感后，16 岁
的宰随旺越来越喜欢去寨子里给父老乡亲
演出。不仅如此，在刷到歌舞团的短视频
后，一些感兴趣的年轻人也主动加入。
　　“首先觉得好玩，再就是有意义。”今年
1 月加入歌舞团的美旺说。
　　每创作完一个作品，演员们就会主动上
传到自己的社交账号。依靠传统文化的加
持，爱玩短视频的傣族姑娘引少已经拥有近
2 万粉丝，成为耿马县的“小网红”。“我们的
作品能有更多人看到，这就是一种传承。”
　　几年时间下来，每位年轻演员身上都
展现出一种自信和从容。这种自内而外的
改变，是王峰没想到的。

（本报记者严勇、胡超、王安浩维）

傣族舞曲“出圈”，照亮一个边疆歌舞团的涅槃
　　新华社贵阳电（记者赵新兵、
骆飞、崔晓强）热情的彝族敬酒
歌、欢快的苗族芦笙舞……夜幕
下的金门广场上灯火璀璨，一个
个由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参与表
演的民族歌舞精彩纷呈，赢得观
众阵阵掌声。
　　伴随着原生态伴唱、明快鼓
点，身着盛装的十几位彝族姑娘
们双脚有节奏地踩踏起来。只
见她们整齐划一地摆动双手，并
抬、踏双腿，其间还不停地变换
队形。
　　与此同时，姑娘们脚上塑料
底的绣花鞋与地面摩擦，发出与
鼓点应和的踢、踏声。明快的节
奏让观众也不由自主地想跟着
摆手、踏脚，一起舞动。
　　这就是被称为“东方踢踏舞”
的彝族原生态舞蹈，彝语音译叫

“阿妹戚托”，“阿妹”指未出嫁的
姑娘，“戚托”意为出嫁、婚礼。曾
生活在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
治州晴隆县三宝彝族乡的彝族同
胞，在姑娘出嫁时跳的这种舞，
2014 年入选中国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随着三宝彝族乡群众整乡
易地扶贫搬迁进城，这项国家级

“非遗”走出大山，如今已成为晴
隆县推动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
的一张靓丽名片。
　　领舞的彝族妇女名叫文安
梅，是晴隆县城郊三宝街道阿妹
戚托小镇的一名易地扶贫搬迁
群众。2020 年以前，晴隆县大力
实施脱贫攻坚，全县共计 5.7 万
余名生活在深石山区的群众通
过易地扶贫搬迁“挪穷窝”，其中
有 2.9 万余人像文安梅一样在晴
隆县城安家。
　　如今，这些搬迁进城的群众
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新市民。为
保障他们“搬得出、稳得住、能致
富”，晴隆县在三宝街道配套建设
了教育园区、产业园区，老人、小
孩就医就学有保障，不少搬迁群
众无需外出务工，在“家门口”就
能就业。
　　随着人的迁移，阿妹戚托所
代表的彝族文化也在城里逐渐
落地生根。作为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阿妹戚托舞蹈省级传
承人，文安梅为此付出不少。
　　“阿妹戚托能被越来越多的
人知晓和喜爱，离不开政府的大
力支持，尤其是搬迁进城后，走上
了更大的舞台。”文安梅高兴地
说，自己有责任和义务把彝族文化传承好，不仅能留住

“乡愁”，还能丰富大家搬迁进城后的娱乐生活。
　　文安梅所住的阿妹戚托小镇，褐墙灰瓦、花窗雕栏，
整体建筑风格、附属配套设施等都有机融入了彝族等少
数民族文化元素，民族风情浓郁，是国家 4A 级景区。
　　在这里，跳阿妹戚托不仅是搬迁进城群众日常的
文娱活动，也是景区吸引游客的特色节目。起初，文安
梅等人只是把阿妹戚托当广场舞一样跳着玩，没想到
吸引了不少小镇里的妇女、姑娘们跟着学，她也耐心地
教大家。
　　随着学习跳阿妹戚托的人越来越多，在当地政府
的支持下，小镇搬迁群众成立了阿妹戚托艺术团，自幼
擅长跳舞的文安梅担任团长。
　　文安梅说，团里有 30 多名舞蹈演员，几乎都来自
易地扶贫搬迁家庭，平时各自干各自的活，有演出时一
起上台，每个月都有一定的收入。
　　逢年过节，小镇的金门广场上总有一群彝族同胞，
围着篝火“踏地而舞、以足传情”，欢快的阿妹戚托舞点
燃远道而来的游客们的热情。
　　事实上，阿妹戚托整个表演并不会过多炫技，更没
有旋转、大跳等高难度动作，只要求舞者步调一致、换
脚灵活、配合默契。
　　但在文安梅看来，这恰恰是阿妹戚托最难，也是最
有价值的地方。“因为是群舞，要达到整齐划一，就需要
跳舞者全身心投入，彼此之间心心相通。”
　　也许正是对舞蹈者动作一致性的严格要求，每当
搬迁进城的彝族同胞跳起欢快的阿妹戚托，好似有一
股无形的力量将大家聚合起来，踏响向往美好生活的
奋进节拍。
　　晴隆县三宝街道党工委书记彭小容说，2019 年，
三宝街道因易地扶贫搬迁群众而诞生，如今是来自全
县 13 个乡、镇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共同的家园。
　　“大家过去都生活在十里八乡，生活习惯、文化习
俗等存在差异，在融入城市新生活的过程中，需要拧成
一股绳共同奋斗。”彭小容说，传承阿妹戚托不仅展示
了特色民族文化，更表达了各民族同胞对今后美好生
活的期许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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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耿马县民
族歌舞团演员宰
细（右）在练习刀
舞（3月23日摄）。

  耿马县民
族歌舞团团长王
峰（前左）在练功房
和演员们一起练
习耿马傣族古乐
舞（3月23日摄）。
  新华社记者
    胡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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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上海电（记者许晓青）乡愁是一
张船票，也是一湾浅浅的海峡。乡愁是眷村
里 的 南 腔 北 调 ，也 是 香 喷 喷 的 天 津 包
子……
　　 2023 年，话剧《宝岛一村》迎来其首演
15 周年。这部由赖声川、王伟忠编剧并导演
的作品，以三个普通家庭的故事为主线，呈现
了几代人的“宝岛一村”乡愁故事。
　　“来时本就是空地，就慢慢盖房子，就是
眷村。”话剧《宝岛一村》最初的眷村细节，来
自台湾电视节目制作人王伟忠对台湾嘉义眷
村的回忆，他后来也成为《宝岛一村》舞台上
首位“说书人”，登台自抒深情。
　　导演赖声川告诉记者，话剧《宝岛一村》
创作初期，是从 20 多个家庭的上百个故事
出发，浓缩成剧中“赵家”“朱家”“周家”这三
户人家的故事，完成了时空和人物关系的建
构，实现了一种“贯通”。最初的演员中不乏眷
村二代，大家聚在一起进行了即兴排演，《宝
岛一村》的雏形就这样诞生了。
　　南腔北调是《宝岛一村》的一大特点，
2019 年，赖声川将个人最重要的话剧剧本
在大陆结集出版，其中《宝岛一村》的剧本广
受戏剧界及观众关注。剧本开篇就记录着

“宝岛一村”出现了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山
东、湖北、湖南、河南、四川、海南等省份的人
物形象，眷村里还有不少 1949 年后在宝岛
建 立 的 两 岸 婚 姻 家 庭 ，也 在 话 剧 中 得 到
再现。
　　从 2008 年在台北首演算起，截至目前，
主要由台湾演员担纲的《宝岛一村》经典版已

演出超过 270 场。2020 年以来，经过位于上
海的赖声川专属剧场——— 上剧场的努力，诞
生了由大陆演员担纲演出的《宝岛一村》专
属版。

　　制作人丁乃竺回忆，三年多来，由于受
到新冠疫情等因素的影响，很多演出和交
流无法开展，但由大陆演员担纲的《宝岛一
村》专属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观众欣赏

这一话剧的需求。“一开始我也没想到，大
陆演员可以如此传神地演绎《宝岛一村》，
这十分考验功力。”她说。
　　 2020 年以来，上剧场共上演《宝岛一
村》专属版超过 70 场。今年 3 月 30 日起，
上剧场将开启首个《宝岛一村》驻演季，全
年计划演出 18 场。
　　“90 后”青年演员杨智斌回忆道，他参
加排演时曾猛然回想起自己大学时第一次
在剧场观看《宝岛一村》的场景，那时还在
南京上大学。“当时就被震撼了，一会儿哭
一会儿笑，结束时还领到了热乎乎的包子，
历历在目。”
　　反复研读剧本，跟着导演的示范慢慢
摸索，这两年，杨智斌开始深入体会剧中北
京人老赵的心路历程。用剧中“老赵”谢幕
词说，“生命就像个奇迹一样。我是何等幸
福，能够跟你们一起走过这一趟！”
　　《宝岛一村》也广受大陆年轻观众喜
爱。2022 年，上剧场组织了多场剧本在线
围读会，《宝岛一村》始终是人气最高的剧
本之一。
　　曾三次观看这部话剧的“00 后”江西
观众小彭说，剧中的人物和故事看着很
远，其实又很近。我能体会剧中老一辈的
乡愁，希望两岸多来往，在交流中缓解
乡愁。
　　数据显示，15 年来《宝岛一村》剧组
在演出散场时派发的“老赵家”天津包子
已近 50 万只。这在话剧演出中，也是很罕
见的。

《宝岛一村》走过 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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